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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 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由陶瓷烤花车间改成的餐厅。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

盛夏，从广东佛山到山东淄博，马洁内心并未感受到家乡
宜人的清凉。在她身后，中国(淄博)陶瓷产业总部基地“凉意袭
人”，购销冷清景象远非淡季所能解释。

2013 年，这个按照全国第二大产区规划的陶瓷商贸园区，
由佛山中国陶瓷城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马洁被派回老家淄
博，做项目负责人。彼时，淄博市有近 200 家建陶企业，370 条生
产线。

2016 年，淄博市为改变建陶行业“产品低档、技术落后、污
染严重”的被动局面，通过“提升改造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关停
淘汰一批”，将全市建陶产能与其最高峰时相比削减了近八成。

产能规模和品牌容量的急剧下降，令投资方始料不及。马
洁表示会增加一些业态融入，但不会偏离家居产业，至于后续
规划是否仍与陶瓷有关，则尚无定论。

“原来计划 5年成熟的商圈，现在已经第 4年了，看来还得 3到
5年。”她对产能规模削减、集中度下降带来的市场萧条不无忧虑。

时隔不久，马洁远在佛山的集团公司总部，迎来了一批到
访的北方客人——— 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率领党政考察团一行，
对标佛山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发展等经验，探索改革发
展新路径。

产能调整，转型越早越主动

“2008 年，我们在佛山的 4 个厂就关了 3

个。由于我们主动率先转移，没有感到太大压

力”

2016 年 9 月 19 日，淄博市发布建陶产业精准转调工作方
案。下决心关停散乱污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改造，最终形成 2 亿
平方米的高档精品建陶产能。

聚集了淄博市 80% 左右建陶企业的淄川区，通过转调关停，
由 2015 年的 149 家企业、261 条生产线和 6 . 36 亿平方米产能，
调减至 20 家企业、49 条生产线和 1 .37 亿平方米产能。

如此壮士断臂去产能，无异于改变了行业生态系统。山东
省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宋超谋认为，无论生产还是销
售，淄博产区真正缓过来需要一段时间。

淄川区双杨镇建陶企业密集。当地一位基层官员向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证实，此前建陶产业占镇级财政收入“半壁江山”，现
在不到三分之一。曾经车水马龙的三大建陶市场，已经门可罗
雀。

“前几年陶博会客商云集，手机信号都是满格的，就是打不
出电话。”如此冷热分明的市场变化，令宋超谋唏嘘不已。

金狮王陶瓷销售总经理袁桂玲告诉记者，为降低产能调减的
影响，他们从退出建陶生产的同行手中，以 1300 万元的价格购买
了一条生产线的停产指标。现在卖方停产的生产线，已经改种蘑
菇了。

“我们一共 6 条生产线，现在只允许 3 条线生产，只好在佛
山又租了一条生产线。”统一陶瓷营销处总经理陈世伟并不讳
言，面对 600 多家经销商，他最怕接到对方质询断货的电话或
信息。

说话间，这位 3 年前因看好淄博建陶产业发展前景，从杭
州诺贝尔瓷砖“跳槽”而来的营销高管，随手打开一条经销商的
微信留言：“死定了！又是月底，客户都等了一个月了！”

陈世伟皱了皱眉头，回复了一连串示意“尴尬”的表情包。
山东省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姬文直言，光他知道就

有 10 家淄博建陶企业，到外地去承包生产线，最远到了哈萨克
斯坦。“亏多赚少，有些老板已经回来了！”他说。

相形之下，早于淄博建陶产业转型的佛山，更侧重转移“强
体”而非关停“瘦身”。

2008 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订单骤
减，利润下降。广东省政府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推
动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

如同淄川之于淄博，佛山大部分陶瓷企业都集中在禅城区。全
区原有 115家建陶企业，生产环节关闭和搬迁的占大多数，如今保
留下来只有 15家。

据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陈娴回忆，当时企业外
迁主要转移到清远、肇庆、江西、四川、湖南和山东。走出去的企
业，升级了环保；留下来的企业，环保提升更大。

“产业转移主要是环保压力，也有企业寻求扩张的考虑。”陈
娴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补充当时佛山陶瓷转移的动机。

年产超过 2 亿平方米的新明珠陶瓷集团，是从佛山主动走
出去的典型。早在 2004 年至 2007 年，这家年产量相当于现在整
个淄博产区的企业，先后在佛山三水、广东肇庆和江西高安建
立了三大工业园区，提前谋划了产业转移布局。

“2008 年，我们在佛山的 4 个厂关了 3 个，由于部分产能提
前转移，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新明珠陶瓷集团副总裁陈先辉体
会尤深，“转型越早越主动！超前一步，高人一筹。”她说。

与产业转移同步，企业发展理念也在转变。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李凯认为，生产外迁是一

个双赢的选择，企业原有土地可由工业改为商业用地，政府鼓
励总部经济开发，且有财税优惠政策，土地增值收益高；对产

业承接地来说，可加速其工业发展，壮大地
方实体经济力量。

“产业转移迟早都得发生。新明珠如果不走
出去，也不会成就现在百亿级的体量。”他说。

据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统计，实施“双转
移”后，仅佛山和肇庆、清远、恩平等地泛佛山
陶瓷的墙地砖，年产能已超过 35亿平方米，是
此前佛山产能的 2 .5倍。佛山产区停产关闭的
建陶企业，与向外扩张转移的数量基本吻合，
都在 300家左右。

品牌赋能，“蹭佛山”不如“去佛山”

当年，人们对品牌概念模糊，

甚至将产品名称与品牌相混淆。

有的企业，品牌竟达 30 多个

佛山与淄博，皆是历史悠久的陶瓷产区。
据考证，淄博陶瓷生产最迟始于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时期，距今已有 8000 年
的历史，先民们掘地筑窑，焚柴而陶。

佛山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
陶片，证实了这里 5000 多年的石湾制陶史。
走进佛山闹市区的“南风古灶”，可以看到已
烧了 500 多年的炉火。传统工艺在这里得到
了活态传承。

1983 年，佛山石湾利华装饰砖厂引进国
内首条全自动陶瓷墙地砖生产线。彼时，改
革开放刚刚起步，短缺经济导致的巨大需
求，推动我国建陶产业迅猛发展，加快与国
际接轨。

1982 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佛山的蔡初
阳，见证了当地建陶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
备、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发展历程。“那时进
口一台压砖机，就等于一台印钞机。”如今已
是佛山众陶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的蔡
初阳，追忆当年情景仍感慨不已。

在陈先辉记忆中，由于产品供不应求，一
条街全是专卖店，根本不需要打广告。当时，
新明珠几乎每年兼并一个厂，创一个品牌。

当年，人们对品牌概念模糊，甚至将产品
名称与品牌相混淆。有的企业，品牌竟达 30
多个。

“你看我们‘冠珠’品牌的 LOGO，皇冠上
有一颗明珠，外加一个小十字星光，不用放大
镜都看不出来。”陈先辉对现在看起来有点土
气的品牌标识并不避讳，称一直没改与团队
创业情结有关。

从低端突破到模仿创新，从产品思维到
用户思维，已拥有 2 万多家专卖店的新明珠
陶瓷，不仅独享 4 个“中国驰名商标”、4 个
“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产品还远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明珠陶瓷的品牌之路，是佛山众多建
陶品牌成长的缩影。作为全国建陶行业品牌、
销售和信息的中心，佛山产区虽然也曾经历转型阵痛，但产业
龙头的地位始终无人撼动，仅禅城区就有建陶行业“中国驰名
商标”19 件，占全国同行的 46%。

相对于国内其他产区，佛山建陶产业与品牌相得益彰。国
内稍有规模的建陶企业，都在佛山注册了品牌。这种“蹭佛山”

品牌的现象，在业内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蔡初阳给出一组
数字，“大约有 8000 个建陶品牌在佛山注册，占全国所有建陶
品牌的 60%”。

而最让佛山陶瓷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潘勇文头痛的是，碍
于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他们每年花大量精力做品牌维
权，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牵头会员企业申报的‘佛山陶瓷’集体商标，已经拿
到受理通知书。一旦注册成功，以后‘佛山陶瓷’需要审批才能
使用。”潘勇文呼吁尽快将品牌保护落到实处。

淄博建陶几乎与佛山同时起步，影响力一度超过后者。上
世纪 90 年代初，淄川区杨寨镇建陶产业异军突起，皇冠、强冠
等骨干企业快速成长。淄博与佛山两地的产能和质量基本上
旗鼓相当。

直到 2000 年以后，聚焦产品差异化和渠道拓展的品牌战
略，在佛山产区受到众多企业追捧；专注产能规模和生产效率
的增长方式，似乎更符合淄博建陶企业的口味。

由于缺乏品牌和渠道竞争力，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产能，

淄博建陶企业库存压力增大。而日渐强势的佛山陶瓷品牌，持
续拉升产品的赢利空间，以至于同样的产品，价格相差 1 倍到
2 倍。

最先嗅到商机的浙江温州建材商，去佛山注册品牌，到淄
博寻求合作，开启了淄博建陶 OEM 贴牌代工模式。福建、广

▲▲佛山新明珠陶瓷的绿色智能工厂。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东等地建材商和淄博本地零售商，也纷纷转型
做贴牌商，诱使不少厂家直接取消了销售部门。

有业内人士统计，淄博陶瓷贴牌商一度高
达 600 多家。当地一家陶瓷城反映，市场在销的
1000 多个品牌，80% 都是贴牌产品。

2014 年，旨在促进南北互动、孵化当地陶
瓷品牌的中国(淄博)陶瓷产业总部基地投入
运营。园区商户虽多为淄博本地企业，但注册
地在淄博的仅有 30%，其余都是佛山品牌运
营商。

马洁回忆说，她刚来时就感觉到了品牌之
间的落差，深知淄博品牌“去佛山化”并不容
易。一些淄博当地的建陶品牌，羞答答不敢说
自己是淄博的。

近几年，淄博建陶企业痛定思痛，奋起直
追。除了品牌运营和市场操作仍有较大差距，瓷
砖的品质和花色进步很快，令佛山同行刮目相
看。纯平玻化大理石、禅意系列、木纹砖等产品，
荣获西班牙、中意设计大奖赛等国家级以上奖
项 28 个。

2016 年广交会期间，马洁看到不少淄博建
陶企业老板，拿着本地营业执照参展，向中外客
商推介自己的产品。他们已悄然开始摆脱贴牌
模式束缚，逐步找到了重建品牌的自信。

稳定预期，企业也能算清“环保账”

环保政策不宜变化过快。用稳

定的环保政策，来稳定企业家预

期，稳定市场预期

多年来，在建陶行业流行这样一个说法：中
国陶瓷看佛山，佛山陶瓷看南庄。陈先辉还记
得，南庄镇最多时有 79 家陶瓷厂，到处烟囱林
立，尘土飞扬，随手一抹满脸灰。

“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陶瓷企业，老板自己
住在空气清新的别墅里，当地百姓却生活在有
害的环境中。”2008 年，时任佛山市委书记林元
和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为老百姓算了这样一笔
“环保账”。

陈先辉笑着承认，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当年
确实都不愿住在南庄。

然而，无论是先行调整的佛山，还是刚经历
阵痛的淄博，建陶产业环保水平大幅提高，但压
力并未解除。环保整治的深度影响，逐渐由居民
生活环境向企业生产领域转移了。

一些淄博建陶企业反映，受地理位置影响，
近年来为华北地区的蓝天保卫战，企业没少限
产停产做贡献。尤其是遇到举办一些重大活动，
他们也会接到限产停产通知。有时候窑刚热好，
还没生产几天又被限产，直到 2015 年环保整治
重压下的大规模停产才算结束。

早在 2013 年，淄博被列入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 9 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之一，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淄博市决定执行最严

地方标准，提前 4 年达到《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的第四时段标准，迫使全行业必须统一改烧天然气。

“以 80×80 厘米规格的瓷砖为例，每块砖成本将增加 3 元
钱左右。”陈世伟称，统一陶瓷今年已完成煤改气，年底前还将
投资 500 万元，引进脱白冷凝回收技术，建成无白气工厂。

佛山面临的环保压力同样刚性。2017 年，佛山也出台
了《陶瓷行业大气污染深化整治方案》等文件，实行排放浓度
和排放总量双达标控制，并要求陶瓷行业大气污染物氮氧化
物排放限值，收严为每立方米 100 毫克。

广东省清远市佛山禅城产业转移工业园，集中承接了 15
家来自佛山的建陶企业。园区企业协会秘书长苏淑雯向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反映，广东省环保厅要求园区 50 条生产线今年
6 月份都要完成接入天然气的技术改造。

苏淑雯有些想不通，此前使用的煤制气技术成熟，也符合
环保标准，且排放口都安装了 24 小时在线监测设备。现在改
用天然气，原有的环保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了。

按照淄博市建陶产业创新示范园的规划要求，园区将实
现“使用天然气、标准化厂房、在线监测、处理废弃物”的“四统
一”，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建陶生产基地。

“有的产区要求烧天然气，有的产区还可以烧煤，势必会
造成企业成本负担不同，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前述双杨镇的
基层官员担心，“一刀切”会损害当地建陶产业的竞争力。

对此，统一陶瓷集团负责人袁国梁深有同感。他并不反对
统一使用天然气，认为建陶产业市场竞争是全国乃至全球性
的，此类事关产区发展大局的政策，亦应兼顾对企业及产品市
场竞争能力的影响。

“我们原计划投资 5000多万元，再建一个数字化生产基地。

现在非常纠结，怕投产之后没多久，环保标准再次提高，新投入
的环保设备又要面临改造升级。”袁国梁的担忧在当地企业中并
不鲜见。

部分受访建陶企业呼吁，各类环保政策不宜层层加码，更
不能“翻烧饼”。有的地方环保标准提高之后，市场上又没有能
满足其环保标准的设备，企业花钱也解决不了问题。

姬文则建议环保政策不宜变化过快，应该保持一定的稳
定性，环保指标调整周期应公开明确，让企业家自己去算这
个账。用稳定的环保政策，来稳定企业家预期，稳定市场预
期。

如何破解建陶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节
能环保压力大的难题，实现建设建陶行业“五个中心”、培植十大
龙头企业、培育十个知名品牌的目标，成为淄博转型升级的必
答题。

曾 6 次去意大利考察的陈先辉，从为什么人家的陶瓷厂
能建设在城市当中的疑问，到新明珠陶瓷环保设备 14 年仍不
落后的结论，举例说明企业有能力算清“环保账”。

陈先辉回忆说，当年很多厂家都投设备上产量，烟囱冒的
是黄烟和黑烟，新明珠则选择投环保改环境，烟囱冒出来的就
是水蒸气。只不过，现在水蒸气也不让冒了。现在回头看，环保
投入不吃亏。

她还以投资江西高安工业园区为例，揭开当年园区选址
为何与其它集中园区相隔 40 多公里的秘密：“如果都集中在
一起，万一哪家环保出问题，岂不要连带一起受拖累？”

动能转换，既要集聚度又添新业态

球磨机成为餐厅背景，泥浆池进了陶瓷

博物馆 ，陶瓷烤花设备成了烤披萨的“利

器”……

中国(淄博)陶瓷产业总部基地的“前身”，曾是佛山东鹏陶
瓷集团在长江以北最大的生产基地；为了解决产能不足问题，
淄博建陶企业也到佛山去租借生产线，两地管理和技术人才交
往频繁。

尽管淄博建陶企业习惯用“江北”来框定自己的存在感，
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南北两大产区互相交融的趋
势非常明显，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产业集聚和业态更新。

今年 7 月 3 日，淄博新金亿陶瓷点火投产，给许多品牌运
营商提振信心，加速此前外流客户的回流。新金亿陶瓷董事长孙
兆波解释了客户回流的原因：“入园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客户，
大家都踏实了很多。”

这个产业园是海尔 COSMO 模式在建陶行业的落地实
践。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入园后不但可有效解决环
保问题，还可以享受原材料集中采购、智能制造、物流配送、企
业营销、投资孵化于一体的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加快产业
智能化转型升级。

而千里之外的蔡初阳，不遗余力推广其众陶联模式——— 以
供应链为切入点，以金融资本为驱动，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构
建陶瓷产业链全球性集采平台，实现降本增效。

截至目前，众陶联 14 家股东企业，产值达到了 800 亿元，
占了中国建陶产值的 22%。东鹏陶瓷通过众陶联平台，一吨
煤炭的采购价格，足足比同城的老对手便宜了 103 元。

“这家企业一共采购了 8 万吨(煤炭)，因为没有通过众陶
联，等于多掏了 800 多万元，老板破例冲负责采购的老板娘发
了火……”蔡初阳笑着说道。

球磨机成为餐厅背景，泥浆池进了陶瓷博物馆，陶瓷烤花
设备成了烤披萨的“利器”……淄博 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成
为淄博陶瓷转型升级过程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业态。

这个陶瓷文化创意园坐落在淄川区昆仑镇，前身是建于
1954 年的原国有淄博瓷厂。1982 年，该厂生产的鲁青瓷刻瓷文
具荣获德国慕尼黑第 34 届手工艺品博览会金奖。

在上世纪 90 年代，受制于行业环境，这家国有陶瓷企业
最终破产。从 2012 年起，淄博瓷厂“老员工”任峰，开始对该片
区进行规划设计，专门聘请国内外专业设计团队现场驻扎厂
区，对老工业遗存进行高起点规划布局。

“已经投资了 7 个多亿，每年银行利息就得 2000 多万元，
压力很大。”这位企业家坦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还在路
上，将陶瓷和年轻人对接，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对接的方向
没有错。

在佛山，为“唤醒”建陶企业搬离后留下了的老厂房，“中
国陶谷”应运而生。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涛表示，几年前，企业还
热衷于将这些空置的厂房用于房地产开发，现在则更倾向于承
接文创产业。

坐在佛山泛家居电商创意园的露天咖啡馆，杨涛将这个
废旧厂房的改造过程娓娓道来。

由南风古灶、石湾古镇文创园、泛家居电商创意园、新美
术陶瓷厂等节点组成的“中国陶谷”，已成为广东省首批 36 家
特色小镇创建示范点之一，未来 3 年将推进重点项目 24 项，
共投资超过 55 亿元，努力实现旧业的活化提升和陶瓷的文化
复兴。

【编者按】

虽然 China(中国)与 china(陶瓷)尚有同形异源的考据之

争，但陶瓷作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国家名片则有口皆碑。

以瓷砖为主的现代建筑陶瓷，大多是舶来品。1983 年，我国

引进第一条全自动陶瓷墙地砖生产线。此后，建筑陶瓷产业发展

迅猛，逐步形成以广东、山东、四川、福建、江西为主的五大产区。

“南有佛山，北看淄博”的业内说法，颇具行业风向标意义。

在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与环保整治多重压力下，这两个全国建

陶主产区相继遭遇发展阵痛。2008 年，佛山市决定推进建陶产

业“双转移”，大批企业远走他乡；2016 年，淄博市开始对建陶

产业实施精准转调，削减产能近八成。

虽然都是地方政府强力主导，两地的转型时机却相距整整

8 年。它们究竟遇到了哪些相同的困难、不同的疑惑？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试图通过南北两大产区的“对话”，勾勒出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完整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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